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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榆树

还是这么铺张，满枝满条的新叶、大
串大串的树钱儿，谁能猜透你怀抱着多少
等待发芽的心事！

周遭的乔木灌木，死去活来的轮回已
无法尽数，只是你穿越无边劫难，依然风
华繁盛。六个人牵手才能环抱的腰身，何
其壮哉！

树下老井，旁边寺庙，断枝、树洞和龟裂
如沟壑的铠甲，收留着几多迷人的过往：

群雄四起，角力争霸，部落间的盟誓
与火拼、阴谋与阳谋，沥酒加上流血也该
成河了吧？

攻守联盟，逐鹿中原，兵车与战马如
犁，辽西沙地反复地碾压、耕耘也有千百
遍了吧？

你还是你。
古榆树，根深叶茂的神话！
端 坐 老 根 盘 上 ，一 条 宁 折 不 弯 的 脊

梁。西辽河颠簸的岁月，清晰地映照守望
孤独，你却似乎忽略了川流不息的光阴！

大青沟

热带留给北方的遗孤，思念里满是湿
润的乡愁。

没来得及弥合的一段地裂，才有机会
让植被趔趄地垂落谷底，留下地壳错动瞬
间的真相，不幸中也算是幸运。

沙岸，山杨树的金黄与枫树的火红交
映，立秋了显得分外热烈。沟下的杂树们
毫不相干地娇绿着，那么从容自在。

沙泉汩汩，遍地青绿，蕨叶的根还依
稀记忆着亿万年前温热的阳光。那时候
的冬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冰的密封与
雪的覆盖还是遥远的传闻。

大青沟，大地不朽的伤痕。
白日悠闲而缓慢，无声息地流动。该

迁徙的候鸟，谁也落不下。只有树洞里的

麻雀留守，时不时地在林间散逛。
显赫在枝头的红豆，听霜，听雪，也探

听潮绿席卷林梢的风声！

马井子

我曾叩问过这个的名字，回答说，扎
兰的一群马常来饮水的泡子。

后来，扎兰的纱帽没了，那群马也散
失了，马井子陷入犁杖的围困。适逢大
旱，水泡子被田垄一哄而瓜分。

犁铧子是芦苇的死对头，斩草除根的
利剑。不是心狠，是不忍看闯关东汉子背
着的黑陶罐，里头一半是眼泪一半是稀
粥！

谁的性命都不是拿咸盐换来的！心
里明镜似的，垦出一垄荒地，就收获一碗
饭吃。

马井子，原本一片蓝盈盈的荒水，就
这么干枯了。马蹄声与吆喝声干枯了，饮
水前的呼唤与饮水后的长嘶干枯了，水中
蓝天白云的游荡与禽鸟鱼虾的嬉戏也干
枯了！

只剩下一个水灵灵的名字流传。
那片土地很丰稔。
那个村子很丰稔。

八路坑

因为那年的十月，那个十月的一阵枪
声，那阵枪声后的一地血迹。原来的芦苇
塘，改名叫“八路坑”，立了石碑。

远离烟火的野苇塘，死亡前猖狂一跳
的残匪，疯狂地射击。

苇塘很弹性，射过去的子弹立马反弹
了回来，而且更加猛烈。匪徒很心虚，趁
着沙尘暴掩护远遁了。

从沙坨顶上升起来的月亮，唤醒一片
血迹的昏厥。看瓜老汉搀扶，趔趄地走进
荒屯，又从荒村重新走回战斗的行列。

这片土地很温暖地拥抱，不再醒来的
血迹拱起土馒头和疯长的荒草。

激战伤残的芦苇，都一一重生。大老
远来育雏的水鸭子，常把嘴巴扎进水里捉
拿小鱼，询问远逝的消息。

缘于亲如手足的思念，芦花一夜白尽
少年头！

鹊巢

敲定在高出一头的山杨树顶上织绣
球，不是玩心跳，是从育婴的安全考量。
窝巢举得离天近一点，就离罪恶与凶险更
远一点。

左手边不远处是一缕牧铺烟火，右手
边不远处是五里芦苇泥塘。择邻如布棋，
段位高低自有差异。

七叉八叉的外层可不是胡乱扎巴，与
山杨树的盘根错节才是依靠。最里层才
是风吹不进、雨淋不着的育婴天堂！

四季一个轮回，就那么安心于无言的
期待。日日夜夜怀抱着一窝静谧，突然蜕
变成新生命的破壳。细微的啄击，竟如石
破惊天的喜悦！

千 辛 万 苦 ，只 为 迎 接 万 物 生 长 的 春
天！

山杨树重新拾回遗落的新枝绿叶，昭
示柔美与爱意，善解春雨春风。

方 舟 ，方 舟 ！ 试 飞 翅 膀 拍 响 云 空 之
日，即是告别山杨树窝巢之时。

自 信 ，源 自 远 山 的 召 唤 和 亲 情 的 鼓
励！

天鹅，落脚晨光

晨光无声，一派平和、
明亮和舒畅。受到鼓舞的
精灵，再不引亢高歌，岂不
辜负了新鲜的太阳？

春天真美好。

天鹅迁徙如洄游的鱼群，与季节默契
得天衣无缝。飞翔千里万里，西辽河总是
必经之地的小憩之选。

河水消瘦断流或丰腴充沛，都是不变
的古老驿站。

分享清波，洗涤一路风尘和啸叫，洗
涤长途的寒湿、寂寞和辛苦，放松身心。
砖塔的月色，天增寺的诵经，千年古榆树
的繁茂如初，都是昨夜梦里的背景。

水声朗朗，透彻而清越。
大河与高山，都阻挡不了天鹅迁徙的

翅膀。坚韧地远翔，让我心情的羽翼也放
松地舒展开了。

执念

心里长出一棵草，没风也晃动：总想
走到眼前，与你对视。

生 长 在 西 辽 河 之 左 ，却 不 是 青 梅 竹
马。也不需收留落日和风雨的西辽河，漂
洗清白。

西北风抑或西南风大得恐怖，刮得草
木西歪东倒，刮得羊群马群散了又聚、聚
了又散，只有你俩依然站在老地方。

一同听老甸子的短歌与科尔沁的长
调，一同听窝棚的四胡与毡包的马头琴；
一同听篝火的召唤与烽火的呼应，一同听
冷兵器的摩擦与热兵器的撞击；一同听牧
鞭与耕鞭、木犁与铁犁的交织回响。耳朵
都听出褶皱，还听。

要说很简单，其实很奢望。
东边是砖塔，坐落三尺净土；西边是

古树，身陷十丈红尘。总也不停止的原地
挣扎，没能走近半步，也没离开半步。

一过了五十岁，总爱回忆儿时的事，有
时想着想着会笑出声或者流下感伤的泪。

记得小时候，我十来岁就跟着父亲去地
里劳动。那个时候春天种地，一种就是半个
月。父亲扶着犁在前面一步一步地缓慢前
行，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就像是军人在履行
一场正规的检阅，生怕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我和母亲跟在后面，为了不让种子被风刮
偏，母亲低头弯腰像老母鸡啄食。母亲一只
手提着装种子的小筐，另一只手精准无误地
点下每一粒种子。我挎着一个大土篮子，装
着土粪，紧随在母亲的后面抓土粪。这活随
性，大把小把都无关紧要。不像点种子是有
说道的：一颗种子怕遇上坏种子不出苗，两
颗正好。可是谁一点一个准呢，所以控制在
两到三粒。赶上种子好，雨水适中墒情好，
三颗种子都长出小苗，长到三四个叶时拔掉
两棵，留下一棵茁壮成长。

抓土粪是一个力气活。挎着一个装满
土粪的大土篮子，走在刚刚犁过的、松松软
软的垄沟里非常吃力。母亲心疼我，她总是
以最快的速度跟在牛犁后面，等到地头父亲
抬犁磨弯时，放下装种子的小筐，跑过来接
过我的土篮子，像一阵风般刮到地头。

那个时候没想过，有一天会扔下锄头，
不用铲地也能生产粮食。我曾经一边哭一
边在烈日炎炎的田野上，使尽周身力气砍掉
那些疯狂生长的野草。汗水伴着委屈的泪
水流到嘴角又咸又涩，火辣辣的太阳像一团
熊熊燃烧的火焰，将大地烤得滚烫。

小时候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地种完了，
一场小雨过后，黑土地长出一排排鲜嫩禾
苗。阳光下绿油油金灿灿。见苗三分喜，家
家户户精心的伺候着田地，就像伺候自己的
孩子。庄稼人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享清闲
的。地终于锄完了，本该歇几天，可是偏偏

不肯歇着，男人扛着扁担，女人挎着篮子，他
们一前一后，拿着镰刀去割苘麻。扛着、背
着，把一捆又一捆沉重的苘麻从山上弄回
来，泡到小河沟里，直到青麻散发出腐臭味，
把它从泥水里捞出来，立在院墙外晒。父亲
把晒干的苘麻抱进院子里小心翼翼的，一根
一根地扒下麻皮子。用清水洗干净，挂在晾
衣绳晒，然后搓成麻绳。粗麻绳用在各种农
具和日常生活中，细麻绳纳鞋底，做一家老
小一年四季穿的鞋子。

三春不如一秋忙。秋分一过昼短夜长，
人们起早贪黑地抢收地里的粮食和青菜。
如水的月光照着村外那条小道，父亲赶着老
牛车，车上装着一车带着缨子的大红萝卜。
那个时候乡下人整个冬天春天的菜就是萝
卜、白菜、土豆，每家每户都要挖一个大菜
窖，把这些秋菜储藏在里面。

所有的粮食都已经收进场院里，这一车
萝卜是最后战果。我紧紧地跟在牛车后面，
小道两旁是半人高的蒿草，走着走着冷不丁
地就窜出一只鸟，“腾”地飞起来，在寂静的
秋夜里显得格外吓人。我心惊胆战地跟在
车后，两条腿好像不是自己的。心里暗暗地
怨恨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坐在车上，那样我可
以闭上眼睛，就看不见远处那一闪一闪的鬼
火了。父亲手拿一根麻绳做的鞭子，不时地
吆喝抽打着老牛。父亲的声音响亮且威严，
老黄牛的步子始终四平八稳。而我却对周
围发出来的声音惊恐极了。也难怪父亲不
让我坐，那车实在是太破旧了。老牛每走一
步，车上的每一块板子就发出“吱嘠吱嘠”的
声声，仿佛一不小心就碎掉了。

地里的粮食刚刚收到家，秸秆还没有全
都运回来，天空就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人们不分昼夜与大自然奋战，抢收劳动果
实，哪怕是一棵苞米秆子都不会扔在地里。

一场大雪给宁静的村庄带来了活力，孩
子们欢天喜地，在厚厚的雪地里你追我赶。
女人从屋里走出来，头上裹着围巾，手上戴
着厚厚的棉手套，拿起墙角的大笤帚从屋门
口到大门口扫出一条光溜的小道，男人担着
两桶水倒进水缸里，铁桶子的两个耳朵上挂
满冰溜子，进了屋遇到了热乎气劈里啪啦到
地上，男人的棉帽子、胡须都湿漉漉的。

进了腊月，家家户户开始蒸粘豆包，一
锅又一锅金黄金黄的粘豆包，香气四溢。蒸
好的粘豆包放在仓房里冻上，当做一正月主
食，方便又省事，想吃就拿出来几个缓缓，放
在饽饽帘子上热透就可以吃了。

腊月里最忙的就是那个会杀猪的人，村
里各家都在排号。杀猪可不是谁都能杀的，
即便胆大敢捅那一刀，要是捅错了位置，不出
血，那就是天大的过错，没有猪血就没办法灌
血肠，不灌血肠那怎么叫杀年猪？一家老小苦
熬苦等的，不就是盼着一年到头杀年猪吃上一
顿平日里想想都流口水的猪血肠解馋吗？杀
猪人此时此刻就像一个指挥官，指挥着抓猪，
烧水，接猪血的盆里放一把盐两捧荞麦面，为
的是不让血凝结成血块。待锅里的水发出哗
哗的响声，几个壮汉抬着刚刚停止叫唤的猪，
摁进翻滚着开水的大铁锅里。一会儿功夫，
一头白条猪便出了锅。师傅把血搅拌好，放
上葱、姜、蒜、花椒、大料、味精，另外还要放上
一把香菜，如果没有香菜，就把窗台上小盆栽
绿盈盈的芹菜剪下几根，剁碎放进去，这样佐
料齐全灌出来的血肠才好吃。男人割下一块
最好的肉，女人们切了两大盆酸菜，猪肉炖酸
菜。血肠煮熟
了，猪肉酸菜也
炖好了，左邻右
舍街坊四邻就
都来了。

季节更迭，秋的斑斓多姿似乎还在眼
前，可冬的门扉就这样轻轻被风儿叩开了。
岁月至此，草木凋零，寒风一日日冷冽，农作
物已归仓入库，动物蛰伏，庄稼人也开始了
一年中最闲散清悠的日子，似乎万物都在这
个季节里归于沉寂。品茗静读古人写于立
冬的诗词，我的思绪在一首首唐诗宋词中，
如赶赴千年的约会，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悟
千年前的立冬之美。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
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诗仙李白这首
《立冬》，简短的诗句却不改他天马行空、豪
放新奇的风格。诗词似鹊桥，将我的神思带
入那个千年前的立冬之夜。寒意渐浓，夜色
如墨，红泥火炉上温着的美酒让书房飘逸着
醉人的酒香。诗仙醉眼醺醺中，看到砚台的
墨渍花纹映出的月光，恍惚中还以为是大雪
落满了家乡的村落。

羁旅漂泊、远离故土的我，思绪也随诗
仙回到了儿时的故乡。立冬之时，爷爷的火
炉之上那壶冒着袅袅热气的香茶，是我儿时
最喜品咂和贪恋的。窗外雪花静飘，我围坐
于暖暖的火炉旁，吸溜吸溜美滋滋地吃着香
甜的火晶柿子，爷爷轻捻胡须，满脸笑意望
着我的馋猫相。

能感知万物含情的白居易，他的那首
《早冬》却道出了江南立冬时节“冬景似春
华”的另一番绚丽之色。“十月江南天气好，
可怜冬景似春华。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
干漠漠沙。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
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

身在江南的我，时常会在立冬之时产生
一种季节错乱感，树木青草茵茵苍翠，丝毫
不减秋日生机。格桑花在阳光中随风漫舞，
色彩绚烂，那种不依时序的粲然绽放，有时
真怀疑它们错把冬日当立春呢。人们悠然
自得地在小茶馆品茗聊“山海经”，那份惬意
闲适，也让水乡江南多了一份韵致与悠然。

“落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作北风呼。黄杨
倔强尤一色，白桦优柔以半疏。门尽冷霜能醒
骨，窗临残照好读书。拟约三九吟梅雪，还借自
家小火炉。”静读宋代紫金霜的这首《立冬》，犹
如在我眼前徐徐展开一幅立冬画卷。

那满塘枯荷透着一股幽远孤寂的沧桑之
美，我也像潇湘仙子林黛玉，独爱那“残荷听
雨声”的心与自然的契合之音。那种生命由
繁华走向萧瑟的悲凉寂寥，让当年命运多舛
的我，总喜欢轻倚窗边，在夕阳残照中读书，
每至目涩脑胀，就呆呆地静望那一塘残荷。
她们在寒风凛冽中，若一位位战败沙场的勇
士，向我传递着生命的坚毅与不屈。

据说在古代，天子要出郊，行迎冬之
礼。归来之时，皇帝要赏赐棉衣给群臣和侍
卫，还要送米粮和取暖的炭火，并抚恤孤寡。

这一幕总让我想到儿时在故乡，母亲会
亲手缝制好一家人的棉衣。在飒飒冷风寒
烟衰草中，爷爷拿着香火和冥币去祖先的
坟茔“送寒衣”。而我最铭心的记忆就是
每日清晨，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望着窗玻
璃上“冬爷爷”绘制的“霜花图”，那种如花
瓣似杨柳的图案，常常让我悠然神飞，遐
思陶醉于自编
的 童 话 中 ，让
一份美好驱赶
冬的寒凉。

文字张开嘴，忐忑
推敲每一笔精准。目光加速扫过
呼吸，眨眼，试图藏起慌张

缓慢打开杯子，假装从容，举起淡定
一口豪饮，痛快咽下慌张

嘴里的辽阔扶正挺拔
伸进兜里的目光
掏出攥在手心的慌张
尴尬睁大双眼，无处安放

寂然

风吹落叶。与梦席地而坐
一地萧瑟
谁即将酣睡，谁还在东张西望
手心里都攥着放不下的牵挂

从老唱片里走出来
每一步都在辙上
湿漉漉的双手打捞不出你要的喜悦
把草原的辽阔搬回家
蓝天、绿草被阳光晒透
开启石头的沉默

时间被风吹响
等待那一滴落下结局
打碎寂静那一刻
慢。掉进炙烤的孤独里
在灰烬即将熄灭那一瞬
推开黑暗的门，门外，遍地月光

邂逅一场雨

昨天在杯中荡漾
东倒西歪的脚印，溃不成文
淤青是倔强

半山腰，被山顶的笑声蛊惑
有充分的理由，向前十步之内
遇见一场雨
已看不见远方

梦，蜷缩在角落
被压制的风声清点记忆
这黑暗无比辽阔

沉默并非无语
而是不知从何谈起
孤独开始拥挤
用拖着尾音的沉默
绣一片干净的云
擦去黑色的呼吸
拿起放不下的笔

科 尔 沁 传 奇（散文诗）

□方纲

慌 张（外二首）

□郭北城

诗里立冬旧时暖
□李仙云

传奇奈曼（外一首）

□瀚文

时 光 里 的 记 忆
□孟丽英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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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歌

孔
祥
秋

摄

远古的家族，部落乃蛮
千里大漠书展万人画卷

高天上的青龙山啊
都说住着神仙
从燕北而来的古长城
是否没有尽头通向天边
欢唱的老哈河哟
它九曲弯弯过南山

故乡奈曼
古老神奇的土地
让人一生眷恋

远古的家族，部落乃蛮
记忆爬起把历史再现

庄严的大清王府
那是蒙古王爷的圣殿
沉睡千年的陈国公主
向我们讲述着真实的契丹
波涛滚滚的辽河水哟
在把诺恩吉雅的故事流传

故乡奈曼
永远爱着你哟
奈曼这片草原

怪柳

身姿如剑直指苍穹
以刺破苍天的气魄
书写生命的神话

虔诚伏下的身子
亲吻赋予生命的大地
那是与母亲深情对话

流出的每一滴眼泪
细数着龟裂的疤
每道裂纹都雕刻着年轮

寒冬酷暑风沙肆虐
那被折断的身躯
又在蓄势，待下一春嫩枝抽芽

你匍匐的姿态
是宣告绝不跪着求生
满身绿脉
是对生命热烈的回答


